
3 月 2 日，记者就目前文艺批

评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比如说真

话难、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等，

采 访 了 著 名 文 艺 评 论 家 仲 呈

祥 。 仲 呈 祥 对 这 些 现 象 和 问 题

进行了评析，并对建设健康的实

事 求 是 的 文 艺 批 评 提 出 自 己 的

建议。

仲 呈 祥 曾 提 出“ 文 化 化 人 ，

艺 术 养 心 ，重 在 引 领 ，贵 在 自

觉”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就文艺

生 产 而 言 ，“ 文 化 化 人 ，艺 术 养

心 ”是 目 的 、是 宗 旨 ；“ 重 在 引

领 ，贵 在 自 觉 ”是 方 略 、是 根

基 。“ 化 人 ”的 反 面 是 急 功 近 利

地“ 化 钱 ”，“ 养 心 ”的 反 面 是 止

于“ 养 眼 ”甚 或“ 花 眼 ”，“ 引 领 ”

的 反 面 是 一 味“ 迎 合 ”，“ 自 觉 ”

的反面是“ 盲目”地匡正。文艺

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途径，

对 文 艺 创 作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批 评

和引导作用。

仲呈祥举例说，上世纪七八十

年 代 ，谢 晋 着 手 拍 摄 描 写“ 右 ”

派 遭 遇 的 影 片《天 云 山 传 奇》

时 ，引 起 了 截 然 相 反 的 两 种 评

议 。 钟 惦 棐 先 生 写 了 题 为《预

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的评论，

全 面 评 价 了 这 部 影 片 ：“ 影 片

《天云山传奇》在同类题材的影

片中显得宏大而不矫饰，深沉而

不哀伤，而又显示出我们党敢于

面 对 严 酷 的 现 实 并 还 历 史 以 本

来面貌。”“《天云山传奇》对生

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

山 传 奇》的 怨 尤 。 怨 尤 之 于 怨

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又

如朱寨先生对刘心武小说《班主

任》和 谌 容 小 说《人 到 中 年》的

科 学 评 价 都 彰 显 出 了 实 事 求 是

的文艺评论的力量。19 世纪俄

罗 斯 文 艺 繁 盛 的 事 实 证 明 ，别

林 斯 基 等 杰 出 评 论 家 的 贡 献 功

不可没。

如 今 文 艺 批 评 却“ 失 职 ”

了 。 仲 呈 祥 先生说：“有位领导

同志问我：你的文化偶像是谁？

我说‘ 文革’前是‘ 鲁郭茅、巴老

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

金、老舍、曹禺等，新时期改革开

放后眼界更开阔了，又增加了陈

独秀、胡适、钱钟书、陈寅恪等，

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人

生 感 悟 ，能 够 指 引 我 的 精 神 航

程 。 但 是 ，现 在 一 些 媒 体 给 青

少 年 的 偶 像 却 是‘ 赵 小 李 ’，即

赵 本 山 、小 沈 阳 和 李 宇 春 ！ 这

些 人 在 小 品 领 域 或 者 在 娱 乐 文

化 上 的 贡 献 是 另 外 一 个 问 题 。

但 文 化 偶 像 从 鲁 迅 跌 落 到 小 沈

阳 ，应 当 反 思 文 化 落 差 有 多

大 ！” 仲 呈 祥 认 为 ，我 们 正 在

失却宏观的、有远见的、审视民

族高级审美形态的文艺评论，这

造 成 了 当 前 文 化 偶 像 的 跌 落 和

人文生态环境的低俗化现象。

眼下，文艺批评遭遇标准混

乱的问题。比如，当前衡量一部

文 艺 作 品 成 功 与 否 的 标 准 往 往

是票房收益等，这也成了一部分

文 艺 批 评 家 检 验 作 品 的 标 尺 。

仲呈祥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他

说 ：“ 关 乎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 。

应当通过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

然 后 靠 高 素 质 的 人 去 保 障 社 会

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万

万 不 可 急 功 近 利 地 让 文 化 直 接

去 化 钱 。”对 比 影 片《唐 山 大 地

震》和《惊天动地》，仲呈祥说我

们不能仅仅一味关注、宣传《唐

山 大 地 震》的 高 票 房 ，还 应 发

现，同样写大地震，《惊天动地》

歌 颂 了 中 华 民 族 在 国 难 面 前 提

倡先人后己，国家利益至上的民

族 精 神 。 不 能 简 单 地 是 此 非

彼 。 因 为 艺 术 表 现 美 的 主 要 对

象 应 当 与 人 类 从 远 古 就 走 来 的

共有的爱、奉献、牺牲、同情、怜

悯相联系的圣洁情感。

现在搞评论的人地位低，评

论 家 受 现 有 评 论 家 生 态 环 境 的

制约，仲呈祥委员为此呼吁组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改变当前

我国文艺评论工作处于“散兵游

勇、各自为阵”的状态。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应当是全国性、综

合性、统一性的文艺评论组织，

它 的 成 立 将 改 变 当 下 音 乐 、戏

曲 、美 术 、书 法 、影 视 等 各 门 类

评 论“ 各 自 为 政 ”的 局 面 ，加 强

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和组织管理。

仲 呈 祥 指 出 以 下 现 象 应 格

外引起注意：我们现在大量调动

科 技 手 段 ，营 造 视 听 奇 观 。 然

而，在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

激感被强化的同时，也往往造成

这 个 民 族 精 神 痛 感 的 衰 减 。 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强调培养出

贯 通 了 各 个 艺 术 门 类 的 文 艺 评

论家，对全国的文化创作倾向、

鉴赏思潮、审美价值流向，进行

宏观的、全面的、有远见的研究

和把握，这才有利于这个国家文

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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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
——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

本报记者 刘 茜

仲呈祥说：我们正

在失却宏观的有远见

的审视民族高级审美

形态的文艺评论，这造

成了当前文化偶像的

跌落和人文生态环境

的低俗化现象。

赵丽宏说：读者好

像整体上对评论界不

太信任，其原因，也许

是缺乏诚实态度的酷

评太多，有的无原则吹

捧，有的无节制谩骂。

这样的评论，不可能对

作家和读者起到引领

提高的作用。

杨飞云说：一个批

评家若没有追求真理

和仰望真理的信念，不

管他多么有才能、有多

么大的学养，他的批评

最终都会掉到一个诡

辩与自我表现的层面，

失去理论的价值和力

量。

汤素兰说：文艺批

评是文艺创作的良师

益友，而不是文艺的掮

客和市场 的 经 纪 。 我

期 待 有 立 场 有 操 守

有 准 则 的 文 艺 批 评 ，

期 待 负 责 任 的 文艺批

评——既对当下负责，

更对历史负责。

说到作家赵丽宏的名字，人

们就会很快想起《诗魂》、《日晷之

影》、《珊瑚》、《生命草》、《心画》等

一长串诗歌和散文的题目。这位

1988 年就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的著名作家积极参政议政，曾最

早在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将中华传

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

为国家法定节日，也是建议将中

国书法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提案人，声望颇高。

3 月 3 日，记者采访了再次来

京参会的赵丽宏先生，并就当前

文艺批评的话题请他谈谈自己的

看法。采访伊始，赵丽宏先生特

别强调了“说真话”这三个字。从

这三个字，他深情回忆起了巴金

和冰心这两位文学前辈。

巴金曾经说过：“大家都说真

话，国家才有希望。”他在送给赵

丽宏的一本书上题写过两句话：

“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

深的。”冰心先生也曾在送给赵丽

宏的书上题写过一句话：“说真话

就是好文章。”赵丽宏说，今天，重

温他们提倡说真话的肺腑之言，

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发人深省。

他认为，文艺批评虽然和创作不

同，但“说真话”的追求，则应该是

一致的。不仅作家要讲真话，评

论家更要讲真话。希望多一些切

中时弊的真诚声音，少一些言不

由衷的逢迎之言；多一些犀利的

有锋芒的批评，少一些华丽的空

洞的赞美；多一些和国计民生有

关的切实建议，少一些故作深沉

无 关 痛 痒 的 高 谈 阔 论 。 真 话 未

必是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真

话。我想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说到当今的文艺批评现状，

他 表 示 有 不 少 评 论 家 在 认 真 写

评论，但是缺少一种权威性。表

面看起来很热闹，但真正好的批

评 还 不 是 很 多 。 读 者好像整体

上对评论界不太信任，其原因，也

许是缺乏诚实态度的酷评太多，

有 的 无 原则吹捧，有的无节制谩

骂。这样的评论，不可能对作家和

读者起到引领提高的作用。捧和

骂是批评界不好的风气，真正的

批评，应该是认真读作品之后独

具见地的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

坏，深刻地揭示作品的内涵和价

值。赵丽宏说：“我们所处的时代，

应该是鼓励人们说真话的时代。现

在大张旗鼓地提倡诚信，说明社会

上还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存在。”

记者问：“有人感叹文艺批评

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您怎么看

这一现象？”赵丽宏说：“好的评论

家要公正正直，有公允之心，还需

要有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

这样的批评家我们不是需要一个

两个，而是需要一批，形成一个良

性的批评生态。建立一个正派、

公正、正直的批评环境，还需要搭

建一些有权威性的平台，能把好

的有水平的评论推荐给读者。”

赵 丽 宏 说：“ 现 在 的 青 少 年

究竟该读什么书，需要整个社会

来关心。青少年对阅读的选择，

其 实 就 是 对 人 生 的 选 择 。 应 当

引 导 他 们 更 多 地 读 一 些 有 价 值

的、有品位的书，更多地读一些

经 典 。 经 典 的 文 学 作 品 是 不 同

时代的智慧和情感的结晶，读经

典，不会浪费时间。那些作品，

不仅让人了解过去的时代，也可

以 感 受 文 学 的 魅 力 。 只 要 人 性

不变，只要人类心灵中对美、对

理想、对爱的向往不变，这些书表

达的情感和内容永远可以引起现

代人的共鸣。阅读应该少一点功

利性，多读一些能够真正的对心

灵有帮助的好书。”说到读书，涉

及图书评论的话题。赵丽宏感叹

说：“好的书评能对读者提供有益

的引导，帮助他们对阅读做出正

确的选择。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

些好书出版了，却没有什么评论

家来关注，也缺少合适的平台来

向读者介绍。”赵丽宏说：“我自己

出版了一本书之后，很希望有评

论 家 用 准 确 真 实 的 评 论 来 批 评

点拨我。”赵先生用了“ 点拨”这

个词，有谦虚的成分，也有对批

评功能的提示。

记 得 赵 丽 宏 先 生 有 一 篇 著

名 散 文 叫《为 你 打 开 一 扇 窗》。

其 实 好 的 文 艺 批 评 的 功 用 又 何

尝不是如此。既为读者打开一扇

明亮的窗，同样也为作家、艺术家

打开一扇明亮的窗。

好的批评家，就是要来“为你

打开一扇窗”啊！

3 月 5 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

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副主委、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请她就当前

文艺批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儿童

文学界少有的学者型作家。您本人

有没有文艺批评实践，是否写过文

艺评论文章？

汤素兰（以下简称汤）：谢谢您

的夸奖。我只是在大学里工作，学

问很浅，还谈不上学者型作家。在

我心中，像钱钟书、朱自清、叶圣陶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学者型作家。沈

从文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也是很

有学问的。他的《抽象的抒情》是了

不起的文艺批评，《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是真正的学问。我虽然现在主

要写作儿童文学作品，但我起初是

学儿童文学研究的，我也写文艺批

评文章，像作家作品论和创作论、文

体问题研究都做过。我的硕士毕业

论文就是《童话的诞生》，研究童话

创作生成问题。我现在也会写一些

文艺批评的文章，包括书评、儿童文

学现象研究等。

记：您认为现在文艺批评的现

状怎样？令人满意吗？

汤：我自己虽然主要的精力放

在创作上，但是，我也关注文艺批

评。现在的批评实在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真正的批评家太少了。真正

能潜心阅读作品，对作家作品进行

研究的批评家不多。因为现在出版

繁荣，每年新出版的作品、新冒出来

的作家特别多，各种新书发布会、研

讨会很多，在这些发布会和研讨会

上，批评家们是必然要闪亮登场

的。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作家、一部

作品要想听到真实的批评声音，几

乎是不可能的。一则因为批评家们

要面对的作家作品太多，他们根本

没有时间真正细读作品，真正去认

真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作品本身。二

则批评家是出版社、发行商请来的

客人，在这样的场合，人家都指望听

到好听的话，没有人愿意花钱买批

评。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即便批评

家想说真话，也难于启齿。

我们很少有真正的独立批评人，

包括书评人。我们的批评都和各种

利益相关，难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批评家正在变成吹鼓手。

记：您接触过哪些比较好的文艺

批评？您认为一位好的批评家应该

具备什么条件？

汤：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

主潮》、《安徒生论》是很好的文艺批

评。我也比较喜欢前苏联作家帕乌

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认为

帕 乌 斯 托 夫 斯 基 结 合 自 己 的 创

作，以随笔式写法对许多作家、作

品与创作方法的论述，比许多深

奥难懂的纯理论批评更能切中文

学的肯綮。

一位好的批评家必定是一个

才 华 横 溢 的 人 。 既 有 创 作 的 才

华，又有理性的思维和敏锐的眼

光。他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

质，他能从艺术创作的青萍之末看

到艺术的风起、风向和风潮。真正

好的批评家，还要有学术的操守——

他会忠实于他的艺术准则，以艺术

的标准为第一标准，而不会屈服于

权利和金钱、世俗的诱惑。

记：现在有人感叹文艺批评说

真话难，您怎么看？

汤：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也

要有环境。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大学

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航空航天学之父

冯·卡门，据说他发现了冯·卡门论

文的一处错误，当即指出来，但冯·
卡门不承认，两人发生严重争执。

第二天早上，冯·卡门敲响钱学森的

门，告诉钱学森：“我错了。”前不久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法国

姑娘金小鱼在中国打拼，开始读《厚

黑学》，圈里圈外的人都说她“懂

事”。有了这两个事例，你就能明白

为什么说真话那么难。中国是一

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有时候说

真话会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从

事文艺批评的如果不是超人，也

就难以免俗。

记：文艺批评对您的创作有

帮助吗？您是否遇到过给您带来

促进或困扰的某些批评？

汤：我们常说创作和批评有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可见，好的文

艺批评对于作家的创作是有帮助

的。严肃而中肯的文艺批评会对作

家的创作进行客观的评说，对作家

的创作进行总结与警醒，对当时的

文学创作潮流、创作趋势进行梳

理与点拨。有质量的文艺批评，

会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一种开阔

的视野，会提升作家的创作。

不要说真正的批评，就是一

个读者认真阅读过我的作品后，

给我说一下他阅读的感受，都是

有 用 的 。 比 如 ，曾 经 有 一 个 编

辑 在 编 辑 我 的 童 话 文 集 的 过 程

中，认真阅读了我的童话，然后

跟我说，在我的作品中，很少看

到 父 亲 的 形 象 ，父 爱 是 缺 失

的 。 如 果 不 是 他 提 醒 ，我 根 本

没 有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 在 我 的 写

作 过 程 中 ，我 确 实 没 有 认 真 去

考 虑 过 这 个 问 题 ，作 品 自 然 而

然 呈 现 出 来 的 状 态 ，其 实 跟 我

个 人 的 人 生 经 历 相 关 。 他 的 提

醒，让我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意识

地注意这个问题。

记：您的很多作品在语言上

都非常讲究，文笔非常优美。您

认为好的文艺批评是否需要考虑

文本因素？文笔质朴些好，还是

华美些更容易打动读者？

汤：文艺批评跟学者、教授做

的学问文章不同，文艺批评是文

艺活动的一部分，与作者、读者一

起共同完成对一个作品的期待和

检验。它还担当起文艺赏析的任

务，把一个作品、一个作家的艺术

魅力充分挖掘出来，让这些东西

和读者的生命和情感发生呼应，

让 艺 术 真 正 影 响 人 的 心 灵 。 因

此，为了更具阅读价值，文字的明

白晓畅是必须的。至于是华美些

好还是质朴些好，那是由文艺批

评家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但优

美灵动的文字，富于诗意的表达，

无疑会更吸引读者。

记：您对文艺批评的期许？

汤：普希金说：“批评是揭示

文 学 艺 术 的 美和缺点的科学。”

鲁迅先生曾有一篇杂文是《对于批

评家的希望》，他只是希望他们至少

有一点常识，知道裸体和春画的区

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虎的区别。

鲁迅先生说的当然是反语，我们这

个时代，信息爆炸，文艺创作空前

繁荣，我们对于批评家的期待当

然远远不止于常识。当时代向前

发展的时候，在浩如烟海的作品

中，为这个时代遴选经典，举荐作

家，让值得留下的东西留下来，其

实 就 是 文 艺 批 评 家 的 任 务 。 所

以，我所期待的文学批评应该在

嘈杂和热闹中，坚持对文艺创作

和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

然后再提醒、警告或者鼓掌。文

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良师益友，

而 不 是 文 艺 的 掮 客 和 市 场 的 经

纪，所以，我期待有立场有操守有

准则的文艺批评，期待负责任的文

艺批评——既对当下负责，更对历

史负责。

批评家要寻找共识和共同评判体系

——访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油画家杨飞云

本报记者 高 昌

为 你 打 开 一 扇 窗
——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赵丽宏

本报记者 高 昌

期待有立场有操守有准则的文艺批评

——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本报记者 高 昌

3 月 3 日，记者在京采访了全

国人大代表、著名油画家、中国油

画院院长杨飞云。谈到文艺批评

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的话题，他

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

求真理的话。批评家要有一个艺

术 公 正 态 度 ，有 一 个 善 意 的 动

机。如果找不到共识，找不到一

个共同的评判体系，就容易把个

性当成真理。某些人的学术环境

受到利益驱使。他们把学术看得

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

样的批评环境下，就很难找到真

话。

有时候，一些艺术家出画册、

办展览、上电视或报刊等，需要对

他们的艺术进行评价，杨飞云先

生也跨界“很有限地”写一点评论

文章。杨先生说：“我不是主动去

写 艺 术 评 论 ，都 是 人 家 找 过 来

的。我写艺术评论首先要对艺术

家有深入的、贴近的了解，而且我

涉猎的范围有能力对对方的创作

做出客观的判断，我才写。如果

不了解，或者对方所从事的是我

比 较 陌 生 的 艺 术 领 域 ，我 就 不

写。尽管我写的文章可能谈不上

什么批评，但我尽可能做到赞赏

时绝不是吹捧，而是尽量找到其

艺术价值上独特的长处；对于对

方不足的地方，我一般不采用批

评的态度，而是尽量地说出他需

要更加努力的地方，语气尽量婉

转些。我在评论中可能最主要是

说对方的长处，但一定要准确到

位地阐述出来。尽可能谈得深刻

些、朴素些，直接准确些。这里一

定要有一个艺术公正态度，有一

个善意的动机。”

谈到现在的批评现状，杨飞

云先生认为有一些困惑：某些评

论家说的一些传统理论和现在的

艺术实践脱节；另有某些评论家

说的一些外来体系标准看起来比

较“新”、比较“洋”，但同时也比较

空，与现实距离还是比较远。杨

先生坦率地说：“现在点评式的艺

术评论太多，而系统的、研究性

的、著作性的还较少。有的评论

文章让我看不进去。评论家只从

个人的角度去评判，而不是站在

艺术的高度去把握；往往弄了一

套很大的理论，但是对艺术实践

来讲，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这

种感觉是我从有限的接触中感受

到的。艺术家应该很好地接触艺

术理论。而理论家应该拥有一个

更高的平台，有个更开阔更宽广

的视野。好的评论家能把艺术家

带到他的平台和视野上，应该出

于大的责任，大的善意。从这点

上来说，即使苛刻的语言，也能激

起人们对公正的信任，对正义感

的见证，能触到痛处，使人为之振

作。”他认为评论家应该培养自己

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要敏锐，要

能够深入研究和关注一些艺术个

案。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骂骂咧咧

不负责任的评论还很多，敢叫板，

敢挑刺，敢对任何人进行某些情

绪化的挑衅行为。他们站在一个

很个人化的位置，把批评搞得很

俗。尽管这种“评论”有时候也能

产生一定影响，但杨飞云觉得这

不是一个好的评论家，不是一种

评论的好方式。杨飞云指出，批

评家不应仅是一种职业，而应是

一 种 责 任 。 好 的 批 评 要 有 水

平。批评家要有广博的知识，深

厚的修养，还要有健全的心态和

善良公正的态度，立足点要高。

他的观点不能是万金油，不痛不

痒，抹到哪里都可以。他的视角

不是局限于艺术的某个局部，而

是有自己的深度、广度、锐利度，

有 自 己 清 晰 鲜 明 的 鉴 别 。 他 的

评论不是在表演个人的情趣，不

是为了凸显个性、炫耀自己，而

是 站 在 普 世 的 价 值 上 。 杨 飞 云

感叹：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其实很

有才，但是评论的角度不对，心

态不对。

什 么 是 真 话 ？ 杨 飞 云 先 生

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

求 真 理 的 话 。 这 三 点 都 很 重

要。他说，在今天，批评最大的

困 扰 是 各 说 各 话 ，很 难 找 到 共

识。尺度各执一端，只站在自己

的点上来批评别人。“多元共存”

是很多人都爱提起的一个词汇，

不 过 真 理 的 体 现 方 式 可 以 各 种

各样，可以“ 多元”，而真理本身

终 究 只 有 一 个 ，是 不 能“ 多 元 ”

的 。 人 类 生 存 的 地 域 和 时 代 各

有不同，但终究还是能够寻找到

普 世 的 共 识 。 不 能 仅 仅 因 为 地

域和时代不同，就互相难以沟通

理解，甚至互相攻击。比如欧洲

人 和 非 洲 人 的 艺 术 表 现 非 常 不

一样，但其中反映的蓬勃的生命

力、丰富表现力和美感，则不论

什 么 地 域 和 时 代 ，都 能 唤 起 共

鸣 。 这 才 是 做 出 评 判 的 最 重 要

的基础。学术评论不能把“不一

样”放在前面，而是把“ 好”放在

前面。评论家的个性虽然不同，

但一定会有共性，如果找不到共

识，找不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

体系，就容易把个性当成真理。

再有一点，就是某些人的学术环

境 受 到 利 益 驱 使 。 把 学 术 看 得

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杨 飞 云 说 他 参 加 过 很 多 学 术 研

讨，其中也有个别的研讨会上有

这 种 现 象 ，大 家 好 像 说 的 是 真

话，随便发脾气，不高兴就骂，语

气很强烈，但没意义，离真理很

远，不是来自真心，而是想打倒

对 方 突 出 自 己 。 这 种 发 言 其 实

也不是真话。还有的情况下，某

些 评 论 家 把 话 语 权 看 得 重 于 对

话语水平的追求，他大说特说，

表现得不是真理的力量，而是权

力的力量。这样的话，也不是真

话。批评的语言有的风格华美，

有的风格质朴，就像牡丹雍容富

贵，梅花纯朴清新，不能说谁高

谁低，关键是有没有生命力，华

美不能是做作轻浮的，质朴不能

是粗俗浅表的。杨飞云表示，从

个 人 角 度 来 看 ，他 更 倾 心 于 深

刻、真诚、能打动人心的质朴之

美。古朴、质朴、朴实、朴素在艺

术 上 都 是 很 好 的 形 态 。 质 朴 了

还能做到美，很不容易。

最后，杨飞云说：“批评家不

是 领 导 者 ，而 是 艺 术 家 的 警 醒

者。批评家如果肯俯下身子，多

花一些时间研究艺术家的作品，

或者自己也有一些艺术实践，他

们的评论将更到位。另外，艺术

家反过来也应该注意批评家的成

就，多读书，多交流，不能关起门

来变成画匠。批评家因艺术家存

在，艺术家通过批评家反射自己

作品内在和外在的价值，应该是

很好的朋友。”他认为一个批评家

若没有追求真理和仰望真理的信

念，不管他多么有才能、有多么大

的学养，他的批评最终都会掉到

一个诡辩与自我表现的层面，失

去理论的价值和力量。


